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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新疆建省前文化教育的三元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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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建省前，新疆北疆地区的黄教寺庙教育与旗学、南疆地区的伊斯兰经堂教育与乌鲁木齐都

统所辖地区的儒学教育使新疆教育呈现“三元共存”格局，黄教寺庙教育、旗学与儒家文化认同感

强，注重培养学生对君权和教权的“二元忠诚”; 伊斯兰经堂教育与儒家文化相距较远，偏重培养学

生对教权的“一元忠诚”。

关键词: 国家认同 黄教寺庙教育 旗学 经堂教育 儒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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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 年，清朝统一天山南北。在“因俗施治”的政策下，清政府在新疆各地分别实行了郡
县制、伯克制、札萨克制、八旗制等不同的统治制度。不同制度下的各地文化教育在课程设置、

教学内容、培养目标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新疆文化教育出现了北疆地区的佛教寺庙教育与旗学、

南疆地区的伊斯兰经堂教育与乌鲁木齐都统所辖地区的儒学教育 “三元共存”的格局。本文拟
讨论“三元共存”下的文化教育对新疆社会产生的不同影响，进而探讨 “三元共存”下的教育
差异对培养学生国家认同的不同效果。

一、北疆地区的佛教寺庙教育与旗学

黄教是明末传入蒙古社会的，17 世纪初时，已成为蒙古全民族信奉的宗教。为争取蒙古各
阶层的支持和信任，清朝统治者积极鼓励各级封建主广建黄教寺庙。这些寺院不仅是著名的佛教
中心，也是蒙古重要的文化中心。

由于尚未出现正规的学校，因而寺庙教育在蒙古地区很普遍。在佛教寺庙中，常附设有学校
或寺院本身就是一所学校。按照厄鲁特蒙古人的习惯，儿童在六七岁时，就要被送入附近的寺院
“即令识梵字，诵喇嘛经”②，接受简单的识字教育，学会背诵浅显易懂的经文。1 ～ 2 年后，经
考试合格者，才能进入较大的寺庙，系统学习 《五论》③。成绩优秀者在寺院的推荐下，可以到
新疆的名寺或西藏等地的大寺庙中，接受更高阶段的教育。寺庙教育对喇嘛的学位要求非常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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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疆项目“文化对话与和谐新疆建设研究”( 10XJJA850002 ) 的阶段性成
果。
王树楠等纂: 《新疆图志·学校》，卷三八，东方学会重校增补本，天津博爱印书局，1923 年，铅印本，第
1387 页。
《五论》包括因名、般若、中观论、戒律、俱舍五部学问，完成每部需要 2 ～ 5 年时间。



格，不能越级而进，每一学位的进级，需读完相应的课程，并通过各课经文考试合格者才有机会

成为正式的喇嘛，这一过程通常需要数十年。严格的宗教学习制度，使喇嘛具有了既是宗教人士
也是“有知识的文化人”① 的双重身份。

佛教寺院学习虽然以宗教内容为主，但在实际学习中，也包含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如
《大藏经》本身就是佛教的百科全书。“黄教寺院教育的内容兼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涉及到
的学科很多，如语言、文学、哲学、宗教、艺术学、伦理学、医学、兽医学、建筑学、数学、天
文、历法等等，相当广泛”②。喇嘛中，有一部分专门从事某些知识与技术的学习，“如学医学、

历算、绘画、雕塑、铸佛像、刻经板、印经等行业的僧人”③。为便于专门从事某种学科的学习，

一些较大的寺院根据学习内容分为众多小学院。“这些设施为佛学师生学习与研究科学文化创造
了良好的条件”④。“除学习读写外，喇嘛中间还广泛研究藏医，有些喇嘛在这方面达到了很高的
造诣。他们常常能治愈一些欧洲医生无法治疗的疾病”⑤。

佛教寺庙教育对蒙古族的文化教育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寺院教育为蒙古人提供了读书认字
的场所和受教育的机会，蒙古人中“识字的人很多”⑥，“他们的文化教育主要是在藏传佛教的寺
院中完成的”⑦。北疆宗教教育到清政府兴办学校、大兴义塾时逐渐衰落。

八旗蒙古贵族子弟主要入旗学学习。旗学又称营学，是清朝八旗军队的随营学校，⑧ 是以满
汉文化的基础知识、翻译技能和骑射等基本军事技能为教学内容的学校。⑨ 旗学包括八旗官学和
八旗义学。八旗官学是专为教育皇室之外的八旗子弟设置的学校，八旗义学是为了补充官学不
足，为贫寒不能继续学习的八旗子弟设立的，有启童蒙、兴教化之意。义学既可视为八旗子弟的
普及性学校，又可看作八旗官学的学前教育，多仿造官学制度进行管理，具有半官方性质。瑏瑠

新疆的学校教育是从旗学开始的。瑏瑡 清朝统一新疆后，在新疆部署了精锐的满、蒙八旗子
弟，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为解决这些旗人随军子弟的上学问题，乾隆三十一年 ( 1766 年) ，

伊犁将军明瑞上奏请求在伊犁的八旗中 “每旗各设清书学房一所，每学房教习二人，分司教书
教弓，学生无定额，派满营官管理，年终派员考课”。瑏瑢 这是新疆八旗官学之始。乾隆三十四年
( 1769 年) 伊犁将军永贵认为驻防新疆的八旗“为各部落总汇之区，凡国语、蒙古、汉文在在均
须熟悉”瑏瑣，于是奏准“建立满、汉、蒙古官学一所。于惠远城营务之处侧，选派满洲佐领格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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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总理其事宜……官学额定学生六十四人”①。同年，领队大臣伊勒图也在锡伯营中 “各设官学

于佐领中，其教习课读之规，尚与满营相垺耳”②，此后，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各营也相继设

立学校，甄选子弟进行教育，官学规模有所扩大。此外，清政府在塔尔巴哈台地区也设有官学，

且在新疆官学设置中“占很大比重。”③

清政府对官学非常重视，建立了考核与奖励制度。规定政府每年对官学考核一次，对 “启

迪有方”者，奖励“该管官员记录一次”; 对优秀教师的奖励是“如系披甲者，于挑升列名; 如

闲散之人，赏给盐菜银一两五钱”。对优秀学生的奖励是 “考入头等者，月给纸笔银三钱，二等

者二钱，三等者一钱”④。官学很重视对学生的养成教育，特别是在规范幼童的言行方面下了很

大的工夫。⑤ 教习由“旗中文理优通”者担任。毕业后，一般在军营中从事文书之类的工作。

新疆八旗义学始于乾隆三十四年。伊犁将军伊勒图奏准于 “两满营特设义学一所，派协领

等官管理，满洲、蒙古、汉字教习各一人，官学生各三十二名 ”，同时要求义学也要 “按年考

核”⑥。此外伊犁地区还设有敬业官学一所。由伊犁将军松筠于嘉庆七年 ( 1803 年) 在惠远城满

营中设立，主要招收旗学、义学及八旗闲散儿童中的 “聪慧者”入学，教师由 “旗下及废员中

选派”。⑦ 敬业官学高于普通的旗学，是一所“为清王朝统治阶级培养仕官的专科学校”⑧。

这样，在新疆的伊犁地区形成了义学、官学与敬业官学三个不同办学层次的旗学，其中以官

学为主，是新疆旗学的主导力量。旗学对于培养各级官吏和优秀人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仅为

清政府培养了大批的满族人才，也培养了一大批蒙古、汉、锡伯、索伦等民族的知识分子，旗学

在新疆教育发展的历史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⑨

二、南疆地区的伊斯兰经堂教育

尽管准噶尔蒙古在清统一新疆之前已建立了对南疆的统治，但并末强迫维吾尔人改变其宗

教，伊斯兰教及其经堂教育以原有形式在维吾尔人、柯尔克孜等民族中继续延伸和发展。作为传

播宗教的重要手段，伊斯兰教宗教教育在新疆可谓 “源远流长”瑏瑠。自 10 世纪伊斯兰教传入新

疆，伊斯兰经堂教育就出现在新疆。经堂教育的场所是宗教学校，宗教学校以开设经文课为主，

俗称经文学校。早在公元 13 世纪初，蒙古人马思忽惕就曾在可失哈尔 ( 今喀什噶尔) 修建了伊

斯兰经文大学，喀什噶尔成为新疆伊斯兰宗教教育的活动中心。瑏瑡 清统一新疆后，伊斯兰经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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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在原有基础上继续保持和发展。在维吾尔人聚居的南疆地区，清真寺遍及城镇乡村，与清真寺

相伴的就是“寺必有学”① 的经文学校。

新疆的经文学校教育分为 “迈克泰甫”和 “迈德力斯”两级。 “迈克泰甫”即经文小学，

为初级经文学校。这类学校“为数甚多”②，主要集中在天山以南，“例如喀什噶尔城内就有七八

十所，每个乡村达六七所之多”③。经文小学通常只有一名教师，由通晓一定伊斯兰经典知识的

阿訇担任，学生不受年龄和性别的限制，可随时入学、退学或转学。④ 经文小学开展的是伊斯兰

教基本常识的普及性教育，目标是要将学生培养成为一个 “具备一般宗教常识的普通穆斯林”⑤。

经文小学的经费由学生家长承担。“迈德力斯”即经文大学，为高级经文学校。通常附设于城镇

的大型清真寺内或麻扎附近，“规模较大，设备齐全，有寄宿舍，可收外地学生”⑥。清代，喀什

城内有经学院 17 所，叶尔羌也 “开办了十多所伊斯兰的高级经文学校”⑦。经文大学的教师为
“穆德力斯”，一般称为毛拉。学生来自全疆各地，一般都具有初级经文学校的学历。经文大学

除教授《古兰经》及其注释、《圣训》、阿拉伯文词法学、句法学、修辞学等宗教学科外，还教

授理性学科，如宗教哲学、逻辑学等。此外，还要教授阿拉伯文、波斯文以及土耳其文的宗教、

文学知识。⑧ 经文大学主要培养专职的神职人员，毕业的学生可到清真寺、经文学校等宗教机构

任职。其经费是从寺院中开支，如寺院征集的“天课”和“瓦合甫”土地的收入。

经文学校规模不等，学生人数有多有少，大寺 40 人左右，中等寺院 10 余人，小寺不过数

人。百余人的经文学校也有，但为数甚少。⑨ 在经文学校里，着重传授的是宗教知识，学习方式

以死记硬背为主，不重理解，也不允许学生独立思考，盛行体罚。经文学校的主要问题，一是没

有正规的教材，二是没有富有教学经验的教师，三是学生程度参差不齐。瑏瑠 建省前，伊斯兰教经

堂教育垄断了天山南路的文化教育。

经文学校虽然主要是一种宗教教育，但它也 “具有世俗教育的性质和职能”瑏瑡，因为从当时

教育的条件看，维吾尔儿童要获得知识 “只能进入这类学校”瑏瑢。从教育的内容看，“迈克泰甫”

教授读写知识，客观上起到了对维吾尔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作用。按常规来说，学习的内容还应

有一些科学文化课程，如医学、化学、物理学、算学、天文学、希腊哲学 ( 包括科学原理) 、音

乐等。受条件所限，尚不清楚上述课程在经文学校中所占的比重，但 “想必这种情况 ( 指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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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文化课程) 在新疆的伊斯兰经文学校中也是存在的，抑或部分存在”①。

伊斯兰教经堂教育除了满足穆斯林宗教生活的需要，增进宗教知识，培育了一批批从事宗教

活动的职业者、经师外，同时也造就了许多文学家、诗人、画家、历史学家、翻译家和其他专业
人才，涌现出了一大批书法高手，丰富了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内容。建省前后，清政府在新疆广设
义塾，推行儒学教育，极大地冲击了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在新疆 ( 特别是天山南路) 形成了

两种独立的教育体系。随着国家公办教育的发展和非宗教性正规学校的兴起，伊斯兰经堂日趋衰
落。“但宗教教育也并未禁止，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文学校仍在各地举办，一直延续到当代。”②

三、乌鲁木齐都统辖区的儒学

在乌鲁木齐都统所辖地区，形成了府、州、县学与义学不同办学层次的儒学教育。清朝入关
后，镇西和迪化归甘肃管辖。随着郡县的设置，汉族和满族人口日益增多， “学校亦以次渐
兴”③。府、州、县学多设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城市，义学则多设在乡村，以“广学校所不及”④。

乾隆三十四年 ( 1769 年) ，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温福奏准设立学校，这是新疆设置府学、州
学、县学的开始。此后，迪化、昌吉、绥来、奇台等县也相继设立学校， “以次建学宫，设训
导，”⑤ 在府、州、县学的设置上，清代基本沿袭明朝。“府、州、县、卫儒学，明制具备，清因
之”⑥，学官设置为，“各学教官，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皆设训导佐之。”⑦建
省前，清政府在新疆的迪化直隶州和镇西府设有府、州、县学。具体情况如下 : 镇西府设府学，

学官为教授一人，这是建省前新疆最高的学官，镇西府学下辖宜禾县学和奇台县学，两县学各设

训导一人; 迪化直隶州设州学，学官为学正一人，州学下辖昌吉县学、阜康县学和绥来县学，三
县学各设训导一人。关于新疆学校的学额，清政府是这样规定的: 新疆各府、州、县学学额均为
“岁入文生四名，武生四名，科入文生四名。”后又各增设廪生 2 人，增生 2 人。⑧ 府、州、县学
培养的学生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据统计，自乾隆四十四年 ( 1779 年) 至嘉庆十一年 ( 1806

年) ，新疆各府、州、县学考取科举的情况为: 文举 1 人，武举 63 人，拔贡 6 人，岁贡 14 人，

恩贡 7 人，捐贡 1 人，副榜 1 人。⑨

新疆还设有具有启蒙教育性质的义学。瑏瑠 新疆义学的设置始于乾隆三十二年 ( 1767 年) 。该
年，时任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温福认为应该让普通百姓的子弟也能 “讲习文理”、“稍知文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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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奏请设置义学，“请于每城置房数间，各设义学一所”。① 据 《三州辑略》的记载，新疆设置
的书院有: 迪化州 1 所 ( 名: 虎峰书院) 、昌吉县书院 1 所 ( 名: 宁边书院) 、绥来县书院 ( 名:

碧峰书院) 1 所、阜康县书院 1 所、济木萨书院 1 所、呼图壁书院 1 所、奇台县书院 1 所。② 此
外，还有巴里坤的“松峰书院”。

义学的学生主要为普通百姓子弟。义学学生既要学习一般的文化课程 ( 内容多为儒家经
典) ，也要学习射箭和骑马。义学的教习由官府从发遣至新疆 “效力赎罪”的 “废员”中选派。
“近俱选派效力当差文废员，每处一二名不等，前往教读，并有派武废员，在各营教习弓箭”。③

义学的办学经费由政府承担。为支持义学，官府专门拨出一定数量的房屋或土地，将房屋出租或
雇人耕种，收获的租银作为义学的办学经费。可见，新疆的义学为官办性质。义学的教育程度一
般类似于今天的初等或中等教育，④ 也是为科举考试服务的。

清代，新疆的府、州、县学均设于乾隆年间，并且 “只有迪化直隶州和镇西府设有较规范
的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义学也多建于屯田移民集聚之地。其他地方则多加限制。……伊犁始终
没有纳入封建教育和科举系统中”。⑤ 同治年间，由于新疆战乱频繁，给学校的发展带来极大的
破坏。除镇西州外，其余的学校基本上荡然无存，“城池学宫，荡然无存”。

四、三元共存与新疆社会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积累的产物，经过长时间的自身发展以及社会的选择，最终成为中

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和中国封建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的显著特点，一是大一统理论以及与此
关系密切的君权神授政治学说; 二是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学说。清朝建立后，将儒家思想作为全
社会的指导思想。“三元共存”中，北疆地区的佛教寺庙教育、旗学与儒家文化认同感强，在教
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对君权和教权的 “二元忠诚”; 南疆地区的伊斯兰经堂教育与儒学教育相
去较远，在教学过程中偏重培养学生对教权的 “一元忠诚”。“二元忠诚”与 “一元忠诚”对新
疆社会的影响不同。

黄教寺庙教育与旗学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一是源于蒙古与儒学的历史渊源; 二是源于清政府对

旗学和黄教寺院的要求和管理。蒙古族历来有学习吸收儒家文化的传统，元朝建立后，儒家思想
在蒙古地区迅速传播，“上至皇帝，中至官员，下至民间都程度不同的受到儒学的影响。”⑥ 清朝
建立后，将儒家文化视为立国固本的根本大计，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接纳和学习汉文化的政策。在
清政府的推动下，儒家思想在蒙古地区继续得以广泛传播。儒学在清朝所辖的蒙古地区⑦都有不
同程度的传播，产生了或深或浅的影响。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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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学是新疆八旗子弟接受教育的场所。清政府对八旗子弟的教育要求是 “必须把忠于满清
皇帝、满清政府的思想教育放在首位”，① 儒学教育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清政府在旗学中推行
儒学教育，教授儒学经典，《圣谕广训》是旗学中的必修课本，“其内容不离儒学基准”②。在旗
学中，“每月朔望恭宣圣谕广训”③，《圣谕广训》成为清政府要求八旗子弟普遍遵守的思想规范
和行为准则。通过旗学，清政府成功地将儒学教育推广到八旗子弟中，对新疆八旗子弟接受和掌
握汉文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推动了八旗子弟的汉化进程。同时，也很好地 “向学生灌输忠君
思想”④，在新疆培养了一批效忠皇帝和清政府的八旗官员。

由于蒙古社会对喇嘛极尽崇奉，“喇嘛不仅仅是祭司，而且还是画家、雕塑家、建筑家和医
生，甚至是世人的心脏和头脑，也是他们的权威人物。”⑤ 因而对清政府来说，处理好与喇嘛的
关系就能有效地改善与蒙古下层民众的关系。

清朝统一新疆后，在继续大力扶植黄教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黄教的控制和管

理，以限制黄教势力的过度增长。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后，清政府不再允许伊犁喇嘛产生胡图克
图 ( 活佛) ，而改由清政府直接向新疆派遣喇嘛，并实行轮换制。乾隆二十一年 ( 1756 年) ，清
政府从北京派出了忠于自己的 “大喇嘛”前往伊犁主持当地的宗教事务。1763 年，清政府 “由
京选派副大喇嘛、苏拉喇嘛各一名，前往伊犁，教训厄鲁特喇嘛人等”。⑥ 自此，“新疆地区黄教
的教权也掌握在清政府手中了”⑦，从此，新疆蒙古各部中，喇嘛干预政务的事很少发生。⑧ 清政
府虽然没有直接干预黄教的寺院教育，但却通过选派喇嘛掌控了黄教寺院，使黄教宗教教育真正

被纳入到清政府掌握之中。

在扶植黄教的同时，清政府通过旗学和寺庙宗教教育，强化了北疆地区八旗子弟和蒙古下层

民众对清政府的认同，培养了蒙古人对君权与教权的 “二元忠诚”。清政府的国家权力得以浸透
至蒙古社会各个阶层，起到了通过旗学控制蒙古上层，通过宗教学校控制蒙古下层民众的效果，

使得北疆地区在同治大乱前基本处于一个内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之中。

同为宗教教育，南疆的伊斯兰经堂教育不同于北疆的寺庙教育，它 “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很
少”⑨，与儒家文化存在明显差异。伊斯兰教是严格的一神教，反对除安拉之外对任何人和物的
任何形式的崇拜。经堂教育宣扬的是对 “真主的忠诚”，这是一种排他性的 “一元忠诚”。儒学
教育要“让学生参拜孔子”，通过 “参拜孔子”培养学生对 “君主的忠诚”，是对 “世俗权力”

的忠诚教育。这与穆斯林群众对真主的 “一元忠诚”是有冲突的，“显然与伊斯兰教的信仰格格
不入”。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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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新疆的伊斯兰文化而言，也与内地的伊斯兰文化有所不同。新疆的伊斯兰文化在发展过程
中，受中亚、西亚影响较深，是一种 “有别于中原”① 的 “突厥化”的伊斯兰文化。它没有像
内地的伊斯兰教文化那样，产生了与儒家文化 “隔教不隔理”、 “似曾相识”的文化心理认同，

它“与汉语文化的交溶不深入，汉译经文教曲极少，对儒理道经的借纳融入几无”。②

伊斯兰经堂教育对于清政府在基层社会的治理极为不便。清统一新疆后，沿用了维吾尔地区
传统的伯克制度。在伯克制下，清政府只负责管理各级伯克的承袭任免，而民政事务仍由伯克继
续以原有方式直接管理。虽然清政府实行了政教分离政策，使伊斯兰教的宗教势力有所下降，但
阿訇的权威影响并未动摇。③ 阿訇在新疆社会，特别是在基层社会中，依然享有极高的声望与地
位，“凡回子事务，争讼事件，阿訇一言剖断，回子无不遵依”，④ “遇有疑难，必问通晓经文之
阿訇，俟其一言而决，虽悖谬不少怨悔，其敬服有如是者”。⑤ 清政府的国家权力未能触及新疆
原有的基层政权结构，基层社会被宗教力量把持，清政府在南疆基层社会的国家权力是悬空的。

经堂教育加剧了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悬空。经文学堂既是学习宗教知识、培养宗教人才的
场所，也是维吾尔儿童接受启蒙教育的一个重要场所。由于宗教氛围的浓厚，维吾尔儿童从出生
起，就开始接触伊斯兰教的宗教规范和价值观念。经文学校通过教授学习的方式，系统地向维吾
尔儿童灌输并强化他们对伊斯兰教规范和价值的认同。经堂教育强化了伊斯兰教的宗教认同而弱
化了对清廷的国家认同，当新疆政局发生动荡时，特别是当冲突被认为是发生在宗教与非宗教之

间的时候，这种宗教上的认同直接影响民众具体行为的选择。一旦和卓到来，许多人便 “靡然
从之”，把对官吏和伯克的仇恨同对和卓的盲目崇拜变为从乱的行动，⑥ 给社会带来动荡与不安。

新疆建省前，在清政府“因俗施治”的政策下，新疆的学校教育呈现出互不干涉、各自为
政的“三元共存”的发展态势。在“三元共存”中，北疆地区的黄教宗教教育、旗学与儒家文
化认同感强，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对君权和教权的 “二元忠诚”，强化了学生对清政府的国
家认同，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 南疆地区的伊斯兰经堂教育与儒家文化差异明显，导致在文化

上“由于保存固有传统，未与国内涵化，多存闭塞孤立”⑦。伊斯兰经堂教育注重培养学生对教
权的“一元忠诚”，使得穆斯林群众对伊斯兰教的宗教认同超过了对清政府的国家认同，导致在
国家民族上，“由于隔离孤立影响了中华民族之团结”，⑧ 这些消极作用是清政府始料不及的，值
得后人深思。

( 作者单位: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民族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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